
貌“清”、品“清”、詩“清”一論孟浩然

梁 憲　敏

　　自古至今粟多論孟浩然其人其詩者，大抵以“清”稲之。“清”本以形容水之澄撤状貌，如許

慎《説文解字》云：“清朗也，澄水之貌。”由此又産生了與“清”相搭配以形容各種自然現象的

粟多辞彙，後來人椚將其引申到封社會現象與人的形象、品格、文藝審美特徴的品評，賦予了這一

概念猫特而豊富的内涌，而“清”在孟浩然其人其詩中髄現得特別突出，故而稲之。

　　最早從容貌的角度評孟浩然形象之“清”的是王士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孟浩然字

浩然，嚢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王士源與孟浩然是同郷，自然因郷情難抑而盛讃其“骨貌

淑清，風神散朗”，更在於王士源本人也是高思清遠、喜好自然山水之人，掠章酒《孟浩然集・重

序》云：“宜城王士源藻思清遠，深竪文理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元倉子》数篇傳之於代”，

從而引孟浩然為同調。掠説當年張泊親眼見過王維為孟浩然所壼之像，並親筆題識：“錐軸塵練古，

尚可窺覧。観右丞筆跡，窮極神妙。裏陽之状碩而長，哨而痩，衣白砲，靴帽重戴乗款段馬一

一童総角，提書笈負琴而從一風儀落落凛然如生。”（葛立方《韻語陽秋》）聞一多先生以此認

為，“碩而長，蛸而痩”，符合孟浩然的詩人形象，就連他的白砲靴帽也是孟浩然作為詩人的必然扮

相，而“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無不與書像的精神相合，也無不與浩然的詩境一致。総之，詩如

其人，或人就是詩，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髄的例謹了。ω”

　　最早從人品的角度評孟浩然性情品格之“清”的是李白。李白《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

風流天下聞。紅顔棄軒冤，白首臥松雲。酔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芥。”李

白與孟浩然的友誼傳為唐代詩壇的一段佳話。孟浩然長李白12歳而二人結為忘年之交，不僅詩酒唱

和，更視彼此為霰性瓢逸的同伴、知音。李白此詩在盛讃孟浩然風流儒雅的同時，更表達出他與孟

浩然性情品格上的一致性。其“清芥”大髄吉其淡薄名利、品格高尚、超塵出俗。後來者如白居易

《游嚢陽懐孟浩然》説“清風無人纏，日暮空嚢陽”，符載《從奨漢南為鹿門孟慮士求修墓箋》言孟

浩然“納璽含粋，杖儒傑立”，胡震亨《唐音癸籏》吉“嚢陽氣象清遠，心憬孤寂，故其出語濯落，

洗壷凡俗”，也都是出“清芥”角度來讃賞孟浩然之“清風”、“含粋”、“清遠”之高尚人品的。孟浩

然也正以其取介不俗的個性和清亮高尚的情操，為同時和後世的人椚所傾慕。

　　最早從審美的角度評孟浩然詩之“清”的是杜甫。杜甫《解悶十二首》之六云：“複憶嚢陽孟浩

然，清詩句句壷堪傳。”後來者如胡鷹麟《詩藪・内編》吉“裏陽時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翻翻。

然自是孟一家，學之必無精彩”，陸時雍《詩境総論》言孟浩然詩“語氣清亮，訥之有泉流石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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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松下之音”，翁方綱《石洲詩話》云：“讃孟公詩，且量論懐抱，量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

中聞磐，石上聴泉，畢唐初以來諸人筆虚筆實，一洗而空之，真一快也。”也伍然從孟浩然詩的審美

特徴而言其“清”，無論是評孟詩的清空清幽清淡的語吉，還是評其清亮清暗的色調與風致，孟浩然

詩確實具有一種猫特的清美：或清幽，或清空，或清亮，或清暖，或清淡等等，我椚都可以從其詩

作中我到例讃，2，，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孟浩然……五吉詩，天下稲其壷美　。問游秘省，秋

月新醤，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畢坐嵯其清絶，戯欄筆，不復

為纏。”再如《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有“松月生涼夜，風泉滞清聴”之句，是典型的清幽之詩，

施補華《蜆傭説詩》評杜甫詩時説：“《奉先寺》詩，‘陰墾生虚籟，月森散清影’，清幽何減孟公‘松

月生涼夜，風泉滞清聴之句？”還有如“竹露閑夜滴、松風清書題”（《歯坐呈山南諸隠》）、“荷風

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夏日南京懐辛大》）、“坐聴閑猿哺，彌清塵外心”（《武陵涯舟》）、“遅爾長

江暮，澄清一洗心”（《和干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野暖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宿

建徳江》）等詩句都是極好的例誼。當然，也有人以“氣蒸雲夢澤，波撚岳陽城”之類詩句説明他

“

沖澹中有肚逸之氣”的（胡震亨《唐音癸籏》引《吟譜》語），曽季鯉的《艇齋詩話》読：“老杜的

《岳陽櫻》詩，浩然亦有。浩然錐不及老杜，然氣蒸雲夢澤，波憾岳陽城，亦自雄肚”。清代播徳輿

也畢例読：“嚢陽詩如‘東旭早光芒，浦禽己驚賠。臥聞魚浦口，椀聲暗相撮，日出氣象分，始知

江湖闊’、‘太虚生月量，舟子知天風。掛席候明鞍，渤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堅九江雄。香櫨

初上日，爆布噴成虹’，精力渾健，傭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養一齋詩話》）也有人因

為《新唐書・文藝傳》有關於孟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的記載，而孟浩然又有如《酔後贈

馬四》所謂“四海重然諾，吾嘗聞白眉。秦城游挾客，相得半酎時”，以及《送朱大入秦》所謂“遊

人五陵去，寳創値千金。分手脱相贈，平生一片心”之類的詩句，便認為孟浩然有“豪侠性格”，，、，

如此評読似乎遵循了魯迅先生評陶淵明的準則，而考慮到了孟浩然的“全人”，但以孟氏的詩人本質

而論無論從形象、人品、詩歌的創作特鮎上看，還是髄現在一個“清”字上。浩然身盧盛唐而

盛唐整個社會中彌漫著濃烈的英雄主義氣園，読幾句“氣蒸雲夢澤，波撚岳陽城”，“中流見匡阜，

勢墜九江雄”之類的雄肚之語，甚或是渉及兵刀弓馬、立功邊關之類的的雄強之語也是極其自然之

事，至於“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可以有多種途裡，並非一定就是路見不平，抜刀相助的豪侠之

畢。就盛唐詩人而言，贈人之詩読幾旬讃賞遊侠之士的話，以表達封朋友的一片豪情，本在情理之

中，由此而視孟浩然有豪侠性格，恐與“碩而長，哨而痩”的詩人形象相去甚遠。

　　孟浩然追求明浮、雅潔、澄清、透亮人生之境與詩歌之境故人椚用“清”形容之，“清”的形

象、“清”的人品與“清”的詩歌在孟浩然身上得到了完美統一。自王士源、李白、杜甫等開其端，

後來封孟浩然表示崇辞和敬仰之情者甚多。他椚以一“清”字封孟浩然及其作品的整髄評慣頗為中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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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浩然詩如其人，人如其詩。聞一多先生曽指出，“読是孟浩然的詩，倒不如説是詩的孟浩然，

更為準確”，得到了“詩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悼“孟浩然的詩”了、。。孟浩然以一種極其樂観、詩意

妙覧的態度慮物、虜事、待己，故其詩“清”而高妙。

　　詩品髄現人品，人品之最高庭莫過於持有一穎赤子之心以待人慮物。衰枚在《随園詩話》巻三

中強調：“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孟浩然坦誠待人，始終持有一穎赤子真心，深得人倦愛，因而擁有粟多的朋友。在孟浩然

的朋友圏中，既有粟多的社會名流、詩壇オ子，如張読、張九齢、韓朝宗、王維、李白、杜甫、王

昌齢、装胎、盧僕、袈…偬、鄭情之、猫孤策、張子容、王週、崔國輔、閻防、張願等，皆與浩然為

忘形之交，也有一些不知名姓的僧道、隠士、村夫等交情至深的朋友，且不論他與朋友贈別酬答的

衆多詩作中見出他封朋友的款款深情，只畢《過故人荘》一首，即可見他與虜於社會下層的村居朋

友的深情交往：“故人具難黍，趣我至田家。緑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清人黄生《唐詩摘抄》説：“全詩倶以信口道出，筆尖幾不著貼墨，淺

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濃，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並烹煉之績倶化　。”如果没有與朋友交往中那種

真誠與坦蕩，就不可能有如此感動人意的清純至極而品位至高的詩作。

　　孟浩然想倣官，也本可以去倣官。想倣官的謹掠是他青年時代，一度隠居鹿門山，未嘗不是為

了走“終南捷そ璽”。誼之於那篇著名的《臨洞湖贈張丞相》，認為“欲濟無舟揖，端居恥聖明”，渇望

這位張丞相能推薦他，但没有結果，，、。孟浩然本可以去倣官的極好機會至少有三次。一次是在秘書省

賦詩：“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因其“清絶”，令畢座驚歎而紛紛欄筆，在“以詩賦取士”的唐

代，這位名動京師的詩人及第入仕慮該不成問題，結果因浩然詩人氣太重而没有技到門裡；第二次

是在王維盧見到唐玄宗，谷口因一句“不オ明主棄，多病故人疏”這種因拘謹而過分的自謙加上唐

玄宗的誤讃，而導致機會的再度失去；第三次是因為飲酒失約。王士源《孟浩然詩集序》読，“韓朝

宗謂浩然間代詩律，置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頒，因入秦，與楷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謁。及

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日，‘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日：‘僕己

飲　，身行樂耳，逗憧其他1’遂畢飲不赴，由是問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這與李白何其相

似1杜甫《飲中八仙歌》説，“李白門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稲臣是酒

中仙。”李白自己在《憶薔遊諜郡元参軍》一詩中説：“黄金白壁買歌笑，一酔累月輕王侯。”詩人

庭於一種況酔状態，整個情緒系統得到一種自然繹放而不願受任何抑制與約束，此種状態在詩人為

多，“生不願封萬戸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將韓朝宗這様的社會名流相約之事都可以置之不顧，將

天子呼喚的禦旨都可以不予理陳，更何況其他的社會約束。詩人譲自我的個性自由得到最充分的表

現，這就是詩人之所以為詩人之虞。《新唐書》本傳説“浩然文不為仕，停興而作，故或遅；行不為

師，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系於選部，聚不盈干据石，錐屡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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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而自若也。”倣詩倣文的時候，是為了求“真”，而不因為求“仕”而受到束縛，不為“利”所牽

祉，那伯是鰹常虜於貧困的生活之中，｛乃然保持一種放誕不拘，泰然自若的心態，這也是詩人之所

以為詩人之塵。

　　深知孟浩然個性的摯友王維曽勧其“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良策，勧君婦薔盧。酔

歌田舎酒，笑讃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勢献子虚。”（《送孟六1掃嚢陽》）他確實如聞一多先生所読

的“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封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黙契”，而不願意違心而為，有人不解孟浩然

的這種心意，認為他晩年想“搦脱経濟困箸，便入了張九齢幕府”，、、，這實在是誤解了詩人，他有

《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獄戯贈装迫張参軍》詩云：“從禽非吾樂，不好雲夢敗。歳暮登城望，偏令郷思

懸……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旋。”“從公”典出《詩経・秦風・馴鐵》：“公之媚子，從公於狩。”鄭

玄箋日：“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合和也。此人從公往狩，言嚢公親賢也。”此詩表明浩然並非樂於居

九齢幕府而随從他敗猟，而是感懐九齢好賢重義的深情厚誼，遂云“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旋”，既

講明瞭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隠約透露出其入九齢幕府的真正縁由。李白以“楚狂”自許，浩然

自稲“狂歌”之人，二人的表白，説明他椚與荊楚文化中的狂士文化深有關係。楚狂者，清高之士

也，犀意宜吉，張揚個性，也就是孟子所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壷心下》），這也是

他椚雨人在個性品格上産生共鳴之虜。

　　孟浩然的行為與詩説明，他追尋的是心璽上、精神上的自在、充實與娯悦，這在根本上將鋸結

為一個人内心的心璽感受和精神状態，而與是否能倣官，與財富、名望、地位無關。孟浩然説：“翰

墨縁情制，高深以意裁”（《韓大侯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詩縁真情而作，以真情感人，這也磨該是

孟浩然詩“清”的最根本的原因。

　　孟浩然封“清”詩的追求頗具宗教精神，因為宗教的精髄在於修煉到“明心見性”、“中道無為”

的境地。這種境地妙観荘嚴、静穆、平和、安詳。佛教認為“煩悩即菩提”，禅宗也有“心齋”、“静

悟”、“坐忘”之説，人生在不断経歴艦悟煩悩、超越煩悩的修煉中親謹菩提，通過“心齋”、“静悟”、

“坐忘”而漸通玄妙之理，達到無我之境。孟浩然説：“誤入花源裏，初憐竹樫深。方知仙子宅，未

有世人尋。舞鶴過閑瑚，飛猿囎密林。漸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詩人深知，人能否將一切煩悩與

不幸轄化為一種詩意的膿悟，提升到用詩意的審美的心態去慮封一切人生的遭遇和鰹歴，這正是詩

性精神所宣導的核心債値和意義所在。他好遊寺観，尋幽訪勝又常與僧道交往，也是他饗往詩性

“清”境的一種艦現。錐然孟浩然有時也有心底不平與矛盾的時候，但從他的整個人生歴程來看，始

終保持一種積極樂観、充實而和譜寧静的心態，這是他的詩明心見性、清空自在的重要原因。

　　當然，説到孟浩然之“清”，也與他生活的自然環境不無關係。“山水観形勝嚢陽美會稽”（《登

楚望山最高頂》）表明了他封嚢陽深深的倦愛，張枯《題孟浩然宅》亦云：“孟簡錐持節，嚢陽屡浩

然”，認為嚢陽是屡於孟浩然的，可見嚢陽優美的地理環境封孟浩然是多磨重要。《南齊書・州郡志》

説：“嚢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盧庭而有。”掠《輿地廣記》記載：“嚢陽府……其民尚文，

田土肥良，北擦漢河，西接梁蓋，外帯江漢，北接宛許，南包臨沮，猫雄江上，蜆山亙其角，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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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以為池”，不僅有“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

篁交翠”、，、的隆中，更有瀕臨漢江，雲遮霧饒，如仙女忽隠忽現，令人心馳神往的鹿門山，還有風

景如書的蜆山與“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盛成潭，旋轄山之趾。……月畑轄山曲，山上見

洲尾。緑水帯平沙，盤盤如抱珂”（蘇戟《萬山》）的萬山等等，均読明嚢陽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

優美的自然環境。他的《蜆山送薫員外之荊州》詩読：“蜆山江岸曲，郵水郭門前。……亭櫻明落

照，井邑秀通川。澗竹生幽興，林風入管弦。”《秋登萬山寄張五》詩亦云：“北山白雲裏，隠者自

愉悦。相望試登高，心随飛雁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鞍。時見鋸村人，平沙渡頭敏。天邊樹若

齊，江畔月如舟。何當載酒來，共酔重陽節。”由此不難理解嚢陽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優美的自然環

境，封孟浩然之“清”的心性養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漢魏以降嚢陽因其猫特的地理環境，從而形成了猫特的隠逸文化。嚢陽不僅風景優美，水

陸交通便利，而且距離洛陽、長安又不算遠，由此引來許多隠士高人，將嚢陽作為隠逸的最好去庭。

擦《輿地廣記》記載，東漢末的鹿徳公曽隠干鹿門山，《嚢陽替菖記》説他隠於蜆山。至於諸葛亮曽

隠於隆中，那是名聞天下之事。孟浩然青年時代，曽一度隠居鹿門山，除了想走“終南捷そi≦”的用

意外，未嘗不與受鹿徳公、諸葛亮這些先輩的影響有關。聞一多先生読：“歴史的鹿徳公給了他敵

示，地理的鹿門山給了他方便……實在，鹿門山的家園早己使隠居成為既成的事實，只要念頭一轄，

承認自己是鹿徳公的纏承人，此、身微然是《高士傳》中人物了。網之，嚢陽的歴史地理環境促成孟

浩然一生老於布衣。孟浩然畢尭是裏陽的孟浩然。，ボ他的《歯坐呈山南諸隠》、《萬山潭作》、《尋膝

逸人故居》、《夏日浮舟過膝逸人別業》、《題鹿門山》、《夜錦鹿門山歌》等詩歌便是隠逸文化影響下

的“清”響之作，他反復表白“予意在山水”、“婦賞故園問”的意思，錐與他仕途追求的人生挫折

有關，亦與受嚢陽的隠逸文化影響有關。

　　但孟浩然畢寛與李白、杜甫有著較大的差距。陳師道《後村詩話》載有蘇載的評慣：“浩然之

詩，韻高而オ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嚴羽《澹浪詩話》亦有云：“孟嚢陽學力下韓退之

遠甚，至其詩猫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己。”孟浩然一生的生活鰹歴非常簡軍，也正因此封社會

生活深入瞭解不鉤，與李白、杜甫相比較而吉，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語。當

然，孟浩然基本生活在盛唐繁榮上升時期，與経過了安史之乱的李、杜時代有著絶然的不同是其客

観原因，但未嘗不與他的生活鰹歴簡軍有著宜接的關係。當開元元年王維己進士及第，孟浩然還在

嚢陽隠居，之後数年，オ開始長江中下游流域的漫遊活動；開元十二年入京求仕未果又轄道蜀地、

呉越漫遊；開元十六年冬赴京鷹翠落第，後回到嚢陽，其問除了與張九齢被販荊州時作了一年多的

幕僚外，大部分時間隠居嚢陽。孟浩然的人生経歴大髄就是或隠居，或漫遊，或求官。由於大部分

時間遠離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他的詩中幾乎没有關於當時各種重大政治事件、邊塞戦事之類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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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内容。從王士源將其所存260多首詩分為遊覧、贈答、旅行、送別、宴樂、懐思七類即可知其基本

内容，不外乎漫遊中的歓欣、隠居時的樂趣、交往贈答時的感懐、尋幽訪勝的興致，再就是求官途

中遭遇挫折後的不平，只要看他鷹畢落第後的詩作，如“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別王侍禦

維》），“豊宜昏塾苦，亦為権世況”（《秦中苦雨思婦》），“惜無金張援，十上空飼來”（《送丁大鳳進

士赴畢呈張九》），“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晩春臥疾寄張八子容》），“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

重見長安道”（《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等等，然後就是自我安慰式地読：“欲絢五門禄，

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曼起，束帯異抽管”（《京還贈張潅》），思想内容的逼窄，實乃源於生活視野的

不鉤開闊所致。

　　就藝術形式而吉也比較軍調，其創作形式主要是五言詩，而五言詩中其突出成就在五律、五絶。

《蟻齋詩話》指出：“嚢陽五言律、絶句，清空自在，淡然有蝕；衛作五言排律，轄覧易壷，大遜右

丞。蓋長篇中需警策語耐看，不得專以氣髄取勝也。”當然也有認為他的五古爲得好的，如《四浜詩

話》読：“浩然五言古詩近艦，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吉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

巻江河之勢。”也有當代學者認為“孟浩然的五言排律，在孟集中與五言古詩、五吉律詩三足鼎立，

各具成就而又各有特鮎”、、，，如果細列古人評議，大多認為孟浩然五言律為其所檀長。

　　顧燐《批鮎唐音・各髄叙目》云：“五言律詩貴乎況雄温麗，雅正清遠……唐初唯杜審吉，創造

工致。盛唐老神妙外，唯王維、孟浩然、峯参三家造極。”

　　許學夷《詩源辮髄》云：“浩然五言律興象玲瀧，風神超適，即元瑞所謂‘大本先立’，乃盛唐

最上乗。”

　　宋育仁《三唐詩品》云：“嚢陽……五律含華洗骨，超然遠神，如初月芙藥，亭亭秀映。《唐書》

稻其方駕李、杜，固知名下無虚。”

　　王搏等《聞鶴軒初盛唐近禮讃本》云：“孟公五律，筆潔氣逸，為品最高，較之諸生，尤為神

足……自是一代家数。”

　　因此，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藝術形式而論，都誼明蘇坂之語不虚。後來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

癸簸》中從正面肯定地説：“徐献忠日：嚢陽氣象清遠，心綜孤寂，故其出語瀧落，洗脱凡近，讃之

渾然省浮，真彩自複内映。錐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調不及王右丞，而閑淡疏諮，備備自得之趣，亦

有猫長。”其實質意思與東坂所雲無異。當然因人的審美差異與偏好的存在，有人偏好孟浩然之清淡

沖和之美，也根自然，王士槙選《唐賢三昧集》，偏向王維、孟浩然、章鷹物、柳宗元一邊，以司空

圖《詩品》“不著一字，壷得風流”的説法為揮詩標準，偏向於沖和淡遠之詩，而不取“製鯨魚碧

海”的李白、杜甫詩，這與明代鍾怪、潭元春的“察其幽情軍緒”有類似之虜，而何悼批評王士禎

《唐賢三昧集》“乃鍾諦之唾飴”，實在是一語中的。

　　指出孟浩然詩歌在思想内容和藝術形式上的不足，並非是否定其詩性意義與審美債値之所在，正

好相反，孟浩然詩歌之“清”是人椚走向時間與空間深虚的一把鎗匙，他“文不為仕，停興而作”，

“行不為師，動以求真”，“遊不為利，期以放性”，“錐屡空不給而自若”的詩人品格，桿衛著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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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中最可寳貴的詩性精神。人類不能鋏少“清”的人品與詩品，不能峡少封心霰上、精神上的自在、

充實與娯悦的追求，事實上，我椚毎一個人的心中都潜藏著詩情、詩意、詩心、詩性。因此，“詩人

何為”並非是一種外在的社會規定，而是一種強烈的内在訴求，不同的時代都有為世俗者趨之若驚

的東西，但這些東西不能成為詩人恒久品質與“清”美詩性彰顯的障磯物。作為一種人格精神與審

美品格的存在，孟浩然貌“清”、品“清”、詩“清”，永遠超越於時代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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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恵敏：長江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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